
《学堂树》 by 木紫  
无题  

齿轮缓缓转动，仅仅只是

一个很小的角度，便又回到了自己

原先的位置。

标题，涂了一遍

又一遍，可我
还是不知道妳的名字。我甚至不知道，

该用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毕竟

前者亲怩，后者疏离。

终于化作一句无关痛痒的，

无题。

明明相伴良久,
却又仿佛是黄梁美梦，蟪蛄春秋。
幻想的泡沫，总是一触即破，

仿佛天下苦情人生来的原罪。

我想再挽留你，

又要教你嗔怪；

可又害怕一旦放手，
就陷入了苦苦等待。 

等待，是最折磨的刑罚。

是否是神明的旨意，

偏为我设下坎坷？

为什么总是无法如愿，

给予我持久的满足与快意？
阴晴不定是最让人费心，

悬念迟迟无法天下大白。

木叶，被惊涛席卷，在

妳的漩涡里，我

一会儿直上云霄，一会儿重重跌落。
我相信，这绝非妳的本意。

但蜻蜓点水，

我却成了妳，

斯德哥尔摩的囚徒。

这不是妳的错，只是我

想得太多。也许你

也不是耽溺之人，
也不想让我过分地迷离，

但坠入相思之河，情

灌满了五脏六腑，

我已缺氧而濒死，

挣扎只是徒劳。
即使这最后的幻灭，

我眼前还是浮现的

你，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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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一秒，

我努力回忆，点点滴滴。

妳那黑色的长发，
流淌过我的指尖，掀起

阵阵涟漪。当它

汹涌澎湃，连我那

最坚硬的心也要被卷走；

可若拍上峭崖，散成泪花，
又是那么惹人怜爱，忍不住

用舌尖舔舐。那火山喷涌的

激烈，暴风骤雨的凌乱，

此刻只化作一汪清泉，

在心底荡漾。痒痒的，
又不免红了脸颊，醉了心田。

我还想用指尖再一次划过妳的肉体。
即此，已是奢求。因为，

每一次都只是臆想的联结。

那富士之雪，樱花之柔早已黯淡了千百回。

可那是怎样的美妙？

是电流，还是温度，在顺着
指尖传递？那都已无足轻重。

在这神圣的一刻，触觉也只能

被时间停滞。唯有光影，一眼万年。

妳眼中是我的脉脉，

我眼中是妳的秋波，
更有无数个妳我困在这目光的长河。

我也早已不知是妳融入了我，

还是我融入了你。

生命的勃发就在此刻，

值得用最珍贵的相机永远定格，
却怕是最精密的仪器也难以捕捉。

缱绻只在这最后一秒，

但时间已不太多。

痛苦，撕裂，耀眼的白光

一闪而过。

世上最让人心死的，莫过于
刚睁开眼，

却已经忘了妳的容颜。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记四月廿四晚的她

死魂灵之歌  

——星星在眨着眼，今儿的月亮又躲到哪去了呢？

我立在高台之上，

天空为我闭上了悲哀的眼。

荒芜的林荫道里，

响过树叶的沙沙。

af://n256


对面的灯光倏地熄灭，

隐秘的夜晚最能沉眠。

终于走出了最后一个。

终于这世界只属于我一个。

我张开双臂，拥抱深渊，
仿佛像鸟儿一样的自由。

回忆站在背后望着我，

他表情冷淡，无动于衷。

一切都会在那一刹逝去吧。

我感到了极度的压迫，

从头顶，传至脚尖。

我好像和埋葬了五千年的大地融为一体，

再自由的鸟儿，

总要落地。

我看不见了！

我的四肢动弹不得！
但是我的灵魂却可以自在歌唱：

这是无忧无虑的理想之国！

没有贪念，没有苦痛；

没有欲望，没有空洞！

纵使，

我不曾生得如秋叶的静美；
而今，

我绽放得似夏花般烂漫。

我的头颅，碎成了一地的珍珠；

我的血液，在顺着每一根神经流淌。

十年后，我的骨肉将成为春泥；

可现在，我的大脑正被蠕虫啮食。 

我的魂灵飞出了躯体，

自在地欣赏这一切的美学。

我已脱离痛觉，
但这肉身是何等的壮烈：

我的双眼，被利剑穿透；

我的胸膛，被锋刃剖开；

我的四指，被连根斩断；

我的喉舌，被尖刀划破。
我的肉体可以被摧残得无形，

但我的灵魂，永远无法被囚禁。

可是，为什么我还会感到心痛？

肋骨深深地刺进了心脏，

渐渐地，我失却了温度，

我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幽魂。



我被抛在了虚空之中。

这里没有一切，一切都没有。

没有光明，没有物质，
没有声音，没有躯壳。

当我的思想在孤独地徘徊，

还是真正的我吗？

这是我亲“眼”所见，
抑或只是脑海里的幻想？

世间陷入了死寂，

但我的灵魂还在游荡。
我的灵魂没有重量，

更没有一片土地可以安葬。

没有肢体，我无法自己了断，

这永世的轮回，

只留一声孤独的叹息：

我究竟

怎样才能让魂灵
死去。

二〇二三年五月八日

二十条生命的叶子  

我紧张地从地上拾起一片叶子，

除去沾染上的自行车扬起的尘土。

它依然青翠，连叶柄的断面含羞着敏感的嫩白。

枯黄、残破、易碎的叶子才会掉落，
我不知这片叶子为何会漂泊。

但是，它没有死亡，
弯曲的形体像是在赞美生命。

一种冲动使我轻轻将它托入掌心，

然后每一条叶脉都在生长。

它们向着我的生命线延伸，

几乎可以连为一体，
血液与养分在边缘融汇。

我数了数，这是一片有二十条生命的叶子。

当第一条叶脉刚刚长出，

它好奇地伸手去感受世界的风。

远方没有窃语传来，阳光滴落好无聊赖。

春生秋落，明年复还，

没有一片叶子可以常青，
但在目光所不及的时代里，

自在的历史毫无意义。

在六个轮回之内，

从没有谁记录过叶脉与年轮。

蚯蚓爬过，不曾咬下一口；

尘埃几乎使它变成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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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它第一次听到了现代的声音。

循环的故事被撕破，远方的力量让它飘得更远。

每一次落地，都能触摸到古代的遗迹。
曾经的叶子在这里留下岁月，

它就变得更绿、更青。

我始知二十条生命的秘密，

叶子本像鸟儿，它的生命属于天空。

而今，这片叶子再也无法安卧土地，

斑驳的水泥隔绝了游子与母亲。

不知何时，我手中不见了这片叶子，
它应当飞向了下一次旅行。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遗憾  

未知未来的琐事如暗流涌来，

行囊中胶线永远缠乱。

未落蕊的花粉葬身尘土，

与寂寞小楼上迷茫空叹。

未满二十的年纪以可乐代酒，

暂醉在舌尖气泡浮灭的麻痹。

未终了的梦情难再续篇，

迫我撒手投入时间的怀抱。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夜晚独行  

晚归的人们拨动了十点钟，

耳机里放着孤独的歌，
刹车的尖叫声依然嘈杂。

忽然觉得人们就像一盏盏路灯，
努力用微弱的光照亮前方，

却不曾关心寒冷的彼此。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无心树  

花儿红了，因她思念东风的怀抱。

果子熟了，因她善解旅人的心思。

可是一棵不开花也不结果的树，

它本不在乎诗人的字句。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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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点  

你可知，地球只有一个支点？

所以请小心，走路且平衡。
否则每一记重踏，

都有倾覆的危险。

也因此，我喜欢隐匿在黑暗中，

逃避任何光线的监视。

我披上黑夜的外衣，

呼吸如夜半的树叶落地。

但我喜欢饱满的颜色、

喜欢纯净，不过最好别留一丝空隙。

空荡荡的夜令人心慌，
我总害怕那脆弱的白瓷。

月亮像一只碗，
今日却被灰云绑起了四肢，

倒挂在天上，

倒干了秘密。

不安让我再难驻足，

暗风冲撞似将跌倒。

我撕开这蒙尘的外皮，

掏出一颗坚硬的支点。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天空海  

当太阳刚刚落下，而月亮还未升起的时候，

一片深海在天上暗流。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日

荒诞  

地铁，将我从现实送往荒丘。

身后的世界奔向时间，我却低头走过歪斜的铁栅门。

干涸的花束和无人问津的价码，
铜管散发锈味的冰凉和水泥地上的斑斑污渍。

奇怪的世界。
我走出地铁，却站在了高楼；

偌大的小区，行人寥寥。

悬疑的薄雾，笼罩了天空深处，抹去了一切人类的细节。

能量，正从白日不断宣示他那耀眼的威力。

汽车挤在路边，遮住了红色的标语，
那种熟悉而陌生的字体，让我越发怀疑时间的真理。

”人类走出了森林，然后用混凝土给自己建造坟墓“

直到，我看见一位老人牵着他的孙儿，

一只燕子剪开了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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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四月十日

安魂曲  

一缕梵香悠悠地盘旋，我双手合十
努力把柔软的灵魂塞进躯体，

然后用绳子捆住双眼和四肢，

直到自己收缩成顽石。

流动的安全感挥发成蒸汽，

心脏触摸边墙，嘶嘶作响，
在这黑暗的小囚笼里。

我为自己立法，把庄严捏在右掌，
在头骨刻上永恒真理的意义。

但我却听见了星星的嘲笑，

那是来自一亿年前的钟声。

我视外物为敌，他者待我如友。

我不信这世界的善意，

痛苦地将枪口对准大地的心脏。

枪响，子弹却只扬起了一洼尘土。

我仰面倒在地上，

终于知道我无法征服什么。
步枪像断枝散落，慢慢长出新的春天。

土地是唯一会原谅暴行的受害者。

天上的行云看着，千年后

一棵橡树安葬了所有的灵魂。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柳絮  

世界好重。
我把它扔出窗外

砰的一声，四分五裂。

一阵风吹过，一团柳絮飞到了六楼。

我小心地捏起它，

它柔软蓬松，生着一对灵巧的薄翼，

肚子里一个小太阳耀出金黄。

于是我把柳絮背在身上，

划着风之桨，飘在云海上。

我看到鸟儿在云间筑巢，
树叶在海底起舞。

它们都是曾经放生的

在这里一片片小世界生根发芽。

我便意识到世界不应局限在这间小屋里，

它也该去看看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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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楼下，我把散落的碎片拼在一起，

给它们系上一团柳絮。

我挥了挥手，一阵风吹过，
世界便飞向了远方。

二〇二五年四月廿四日

大雨  

一场大雨下了十个月，

淅淅沥沥。

一开始人们并不在意，

只是撑伞的日常令人心烦。
直到想了无数的办法，

也没人知道这场雨何时会停。

第一个真正向这场雨宣战的是一位武士。

他抽出锋利的刀剑，要把雨线斩断。

日复一日的训练已无人可敌，

但雨滴的速度比剑道更快。

锃亮银光不复往昔，雨线未断，
武士的衣裳被鲜血浸染。

数学家想用最精确的计算解释灾难，
穷尽理性却算不出大雨的逻辑。

那些焦虑而沉闷的日子里，

气象台的数据充斥着毫无意义的常数，

写满了方程的草稿最终被浸泡，

然后字迹也挥散到了水里。

整齐的士兵向天空开火，

弹药被雨水浸湿，哑火的枪口奏响了胜者的礼炮。
以及自称诺亚的人们造了几艘船，

但失去了陆地，船也毫无意义。

十个月之后又是十年，

绝望的阴云笼罩大地。

起初肮脏的雨水混杂泥土、绿藻和垃圾，

但现在整个世界都成了一片清澈的海洋。

于是天地间只剩下两种元素，
造物收回了一切多余的念想。

这场大雨把天下所有的水都落了下来，

不久后这张纸上的最后一首诗也将淹没在海里。

二〇二五年四月廿四日

文字  

秒针在窗边滴落，一只水桶将要溢出。

当我开始思考，时间在身后追逐。
世界此刻在我们身边化作闪电，

和流言那微不足道的雷声。

af://n321
af://n328


他追的越来越紧，脚步如军阵的鼓点，

一不小心遗落了什么，语言、形式还是逻辑，

散开鞋带，抛却鞋子，即使是赤脚
踩在土地上，也感觉离行云更近。

摆脱了猎手，我才得以探出树丛，
走到一块开阔的草地，找到一个浅浅的树洞

躺进去，把头枕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双腿惬意地交叠在草坪上。

但我的物件，几乎全部丢失了，

那些象征我之为我和联络的名片。

可自然却为我献上了难忘的纪念物，

彻底取代了我所忘失的。

已经离时间太远太远，还能写下些什么？

于是我们决定和解：
时间执笔，我为纸，

余下的草稿便成了文字。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夜曲  

信鸽将我的心事送往，

今夜有月无诗。

也许值得在庭院留驻。

夜色中淡紫的小花，

在远处的幽幽微光下，
流淌着轻哼的歌声。

不需要再诉说什么，
低眉的花枝便是一整个世界。

在长椅上坐着，静静感受凝云的流动。

害怕弄出一丝声响，扰了一园花草的好眠。

信鸽孤单地回了，

心儿今夜忘归。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中国，请再呼唤一次我的名字  

“中国，”我呼唤着你的名字，
就好像小时候你的呢喃。
那张二十年的油画永远对我笑着，

油彩的尾巴耷拉下来，

你把剑锋重铸为纤细的绣针，

在我们眼里，你苍老而慈祥。

尽管在外人看来，你把孩子保护得太好，
你永远为了孩子咄咄逼人，

虽然我们有时因此自卑，

虽然我们常常因此缄默。

但是你的身体并不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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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腰背再也支撑不起我们的重量。

我们早早用双脚踩上这片古老的大地，

从此远方土地的神话和天上澄澈的星星永远萦绕在灵魂深处。

可是你总有老去的一天，

就像独自一人被风声裹挟。
在沉沉夜色里，一盏微光是那样不凡，

我用黑色的眼睛凝视它，

直到光明模糊了黑夜的恐惧。

想用一支箭，把九盏路灯射到天空，

让回家的路从此不再孤独。

“中国，”他们都这么喊着你，
大哥抱怨命运不公，总有骂不完的世道；
二哥带着变色眼镜，已经多年不曾归家；

但我只想做你孩子中最听话最聪明的那一个。

只想回到我们的故乡，

像从前那样等待炊烟敲响晚钟。

忘却轻易而痛苦，愤怒痛苦而轻易，

我只听见无休无止的争吵。

这片宽厚的土地，
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骤变使我的精神错乱，

喧嚣的非议将我吞噬。

我不相信，我把这月光般的眼睛挖出来，

好好地看一看自己：

这黑色的头发是星星的馈赠，
这黄色的肌肤是大地的美德。

这是令我自豪的身体，

这是最纯洁的身体，

那里面曾产生过的肮脏的东西，

我要跳进大海，把它埋进海底。

小时候，在梦里寻不见妈妈的身影，

伤心的泪水把房间淹没；
时常在梦里喊着你的名字，

但我听不见你的回声。

在寂静的夜晚，我只能在梦里呼唤，

而你到底在哪里？

百年前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找你，
但异国他乡的街道没有你的讯息；

一位叔叔告诉我，他曾听说过你的线索，

八十年代并不遥远，但我找不到回去的路。

中国，请再一次呼唤我的名字，

不论相隔多远，我都要把你带回故地。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与月季的距离  

图书馆门前的草坡上坐着一位女孩，

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
在周一下午温暖的时光里，

静静地看着一本书。

我忽然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

我坐到她身旁，翻开了一本诗集。

每读到一句，冲动如穿破云层的阳光，

便把目光移出书页，思绪更在视野之外。

偶然间瞥到了她和她的文字，

这世间便有了两种颜色，

含蓄而浓烈的春的图画，
以及找到这张自由书桌的心有灵犀。

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窥探，
在专注地阅读属于午后的文字。

边上文图好像流动着意义的喷泉，

此刻她便成了绿叶中的一丛月季。

一阵微风合上了她的书页，

她站起身，如麻雀般轻盈地走了。

我知道在这部罗曼里不会再有机会捕捉她的影子，

但同时也很庆幸，那本书名成了一个美丽的秘密。

二〇二五年五月廿二日

迟到  

好像一只蜗牛在天上慢慢滚着，

打翻了一桶橘红色的油漆。

四肢枕着星辰的翅膀梦呓，

头脑早已开始计算一生的得失。

一阵铃声叩响了

充溢着岩浆和酒精的梦。

来不及品尝木匠的味道，

时钟又比我多熬了一个通宵。

八点零一和七点五十九没有区别，

我们都是发条上一颗永动不息的牙齿。

二〇二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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